
一切精神寻求，皆进向一“知识”之对象，凡人寻常不以心思

的眼光注及的，不注及那某人或某物为“永恒者”，“无极者”，“绝

对者”，非我们所识感到的那些有时间性的事物或力量，虽则他

或它，可在它们内中，或它们后面，或为它们的渊源或创造者。

这标指知识之一境，以之我们能接触，进入，或由同一性而知道

这“永恒者”，“无极者”，“绝对者”，一种知觉性，异于我们的理念

的和形相的与事物的寻常知觉性，一种知识，非我们所称为知识

者，而是一自体存在底，永存底，无极底什么。虽则这可能或甚

至必须从我们的寻常知识工具出发，因为人是一心思动物，可是

这同样必须超出这些工具，而运用超识感与超心思底工具与机

能，因为这是在寻求一本身为超识感底和超心思底什么，出乎心

思和诸识的摄持以外，纵使由心思与识感，可能得到其最初一瞥

第 一章 　　知 识 的对 象



以趋于慈悲行事之无上修为，便引到自我之实际

或一反映形象。

凡诸传统学派，不论其间旁底分别为何，总皆在这种信仰或

知见上进行，即“永恒者”和“绝对者”，只能是或至少只能寓居于

一非宇宙底存在之超上境，或否则便是一非存在。凡宇宙底存

在或一切我们所称为存在者，皆一无明之境。甚至最高底个人

完善化，甚至福乐底宇宙境界，也不外是一最上底无明。凡为个

人者，凡属宇宙者，皆当为绝对“真理”的寻求者所坚决拒绝。无

上宁定底“自我”，或否则一绝对底“空无”，乃是唯一“真理”，唯

一精神知识的对象。我们所当达的知识境界，异乎此时间性底

知觉性，便是“涅槃”，自我之消灭，心思，情命，和身体的一切活

动之止息，无论什么活动皆止寂，一无上底光明底宁定，一非个

人性底寂静之纯粹福乐，自体凝敛而不可名言。其方法，便是静

虑，除外一切其他事物的集中，心思全般汩没于其对象里。行动

是所允许的，只在寻求之起初诸阶段，使此求道者纯洁化，使他

在道德上在气性上能成为知识的一个适合底容器。甚至这种行

动，也应当或则限于敬拜仪式之举行，及为印度教经论所严格规

订的那些人生之固定职责的履行，或者，如在佛教的戒行，应当

遵循八正道

消灭于利他之善。终于在任何严格而纯粹底“知识瑜伽”

中，一切工作皆当捐弃，为了得一全般寂静。行为

正念，正定。正思惟 正精进正语，正业，正命①即八圣道：谓正见



虽然它们也能自

可准备救度，但不能给予救度。任何于行事的持续随顺，与最高

底进步相违，对于达到精神目标，可能是一毋由胜过底阻碍。寂

静之无上境，正与行为相反对，非坚持工作的人们所得达。而

且，甚至崇敬，爱，礼拜，皆是给未成熟的心灵之训练，最佳也只

是“无明”之最好底方法。因为这皆是奉与异于高于大于我们自

己的什么；而在无上知识中，不能有这什么，既或则只有一自我，

或则全然无自我，因此也没有作此敬拜与献此爱忱和崇奉之人，

也没有接受者。甚至思想活动也当消失于同一性或虚无性之唯

一知觉性里，以其自有的止寂，成就整个本性的止寂。唯独是绝

对“同一者”当存，或否则是永恒底“虚无”。

这纯粹“知识瑜伽”由智识而来，虽则它终于智识及其工事

之超上。在我们内中的思想者，自加分别于其余一切我们在现

相上之为我们者，弃绝了情心，从生命与诸识退引，与此身体分

离，使他能在那甚至超出他自己和他的功能以外者中，达到他自

己的除外底成就。有一真理承托在这态度下，亦如有一经验似

乎是正这态度。有一“真元”，在其本性上是至静，有在此“本体”

中之一无上“玄默”，它出乎其自体的发展与变易以外，它不变

易，因此高出一切活动，它至多是这一切活动的“见证者”。在我

们的心理功能之层级中，“思想”在一方式上是最近此“自我”，至

少最近于其为全知觉底知者一面，这知者看到一切活动，却能从

它们全部后退。我们内中的情心，意志，及其他权能，基本皆是

活动底，自然转向行为，由之而得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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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功能，它居于我们的头顶上，对作为我们所追寻之

思”，“修”。

动地达到某种定止，或由在其活动中之满足的极致，或否则以一

反转底耗竭程序，由不断地失望与不满足。思想也是一活动权

能，但它更能由它自体的知觉底选择和意志而达到静止。思想

比较容易满足于这玄默底“见证自我”之光明底智识知见，高于

一切我们的活动者，而且，一旦见到那不动底“精神”了，遂自以

为其寻求真理之使命已经完成，便准备止息而自体变为不动。

因为，在其最特著底运动中，这本身很宜于为一无利害关系的事

物见证者，判断者，观察者，有甚于为工作中的一急切参加者与

热烈工作者，很容易达到一精神底或玄哲底平静与离系底邈隔。

人既皆心思有体，则思想，倘不真是他们的最高最好底，至少也

是他们的最恒常，平凡，和有效底工具，以启明他们的无明。既

具备了总集，与观照，静思，定虑，及心思之集中凝止于其对象

上

实践为一必不可少的佐助，而且这也不足为奇的，它之自诩为旅

行的领袖，唯一可得的向导，或至少是庙堂的最直接且最内中底

门扉。

如实，思想只是一巡逻者与开路者；它能领导，但不能命令

或发施效果。旅行的领袖，长征的首领，我们的牺牲之第一最古

老底祭司，是“意志”。这“意志”不是情心的愿欲，或思心的倾向

或要求，如我们常给予这名称的。这“意志”是那最内中，最主

①原注： ，即“闻”，，



量，

要，而且时常隐蔽了的知觉力量，即我们本体和全有体之知觉力

独尊地决定我们的向往，而智识和情心，多少皆是其盲目

底和自动底仆人和工具。那一平静底“自我”，安定，空无一事一

物，乃生存的一个支持和背景，“至上”什么的一沉静底涧道或一

假实；它本身不是唯一全然真实存在，它本身不是“至上者”。

“永恒者”，“无上者”，是“主”，是发源一切的“精神”。超出一切

行动而不为任何行动所束缚，它是一切行动之渊源，认可，材料，

主宰，有效之能。一切行动皆发自此无上“自我”，为其所决定；

一切皆其施为，皆其自有的知觉底力量之程序，而不是属于异乎

“自我”的什么，异乎此“精神”的什么权能。在这些行动中，表现

了“精神”的知觉底“意志”或“权能”，动作以显示其自体于无穷

底方式里，一种“意志”或“权能”，非是无明底，而是与其自体的

自我知识一致，与其所当表现的一切之知识一致。这个“权能”，

以我们内中的心灵信仰与秘密精神意志，我们的本性之主要隐

秘力量，为其独一工具，与“无上者”更近相交接，设若我们能一

旦达到它，摄持它，则是一更准确底向导和启明者，因为比较我

们的思想权能的表面活动更深沉，更亲切接近“同一者”与“绝对

者”。知道那个意志在我们自己中间且在宇宙中间，随从之至于

其神圣底终极，不论那些终极为何，必然是最高底路，和最真底

，苦修与忏悔之热忱毅力； ，权能或威力； ，虔信或信①

忱。



造诣，为了知识一如为了工作，于人生中的寻求者，于瑜伽中的

寻求者。

思想，因其既不是“本性”的最高底或最强底一部分，甚至亦

不是“真理”的唯一或最深底指标，便不应当追寻其自体的除外

底满足，或以之为其达到了无上“知识”的表征。它在此到某一

点上，是情心，生命，及其余诸体的向导，但它不能代替它们；它

不当唯独注及它自体的究竟满足，却应当见及是否此其余诸体

也有其原意当有的究竟满足。一条除外底抽象思想之路，可得

其是正，只倘若宇宙中“无上意志”之目的，不外乎是一种下降与

上升，下降入无明之活动里，以心思为蒙蔽着的工具和典狱者，

由它以谬误底理念与感觉而为的，上升于知识之静定里，同样为

心思所为，以正当思想为启明底工具和救度者。但机会是世界

中实有一目标，非如此矛盾和漫无所谓，有一向“绝对者”的冲

动，非如此枯干，如此抽象，有世界之一真理，更广大更复杂，有

“无极者”之一高度，更丰富为无极。必然，一抽象底逻辑，必常

达到如古之学派所达到者，一无极底虚空底“否定”，或一无极底

同样虚空底“肯定”；因为是抽象了，它向一绝对底抽象化推进，

唯有这两种抽象化，乃绝对是绝对底。但是，一具体底而永是深

化底智慧，待得无极底经验之多而又多底富藏，而非此狭隘且薄

弱无能底人类心思所信托的抽象逻辑，更像是启开神圣超人底

知识之钥。情心，意志，生命，甚至此躯体，不下于思想，皆一神

圣“知觉本体”之形表，重大意义之指标。这些亦皆有其权能，心



一绝对，一极顶，给情心的经验，给它的爱，乐，崇奉，

灵以之能回到其全般底自我知觉，或有其工具，心灵以此能享受

之的工具。“无上意志”的目的，很可能是一登峰造极，其间整个

有体，意在得到其神圣满足，高峰照明深渊，物质底“无心知者”，

以无上“超心知”之感触，自明其为“神圣者”。

传统底“知识之道”，进行于销除而相续弃去身体，生命，识

感，情心，及思想本身，以汩没于寂静“自我”，或无上“空无”，或

非决定底“绝对者”里。大全知识之道，则假定我们是原意要达

到一整体底自我圆成，而所当销除的唯一事物，便是我们自己的

无知觉性，“无明”，及“无明”之果。祛除这有体之虚伪，现形为

私我者；于是我们的真本体可在我们内中显出。祛除这生命之

虚伪，现形为徒是情命底欲望与我们的身体生存之机械常轨者；

则我们真实生命，在“神主”的权能中和“无极者”之悦乐中的，将

要出现了。祛除识感之虚伪，解除其隶役于物质表相与相对底

感觉；则我们内中有一更大底识，能由此诸识而启对事物中的

“神圣者”，且神圣地对之反应。祛除情心之虚伪，及其混浊底热

情与欲念及其对偶底感情；则我们内中一更深底情心，以其对众

生万物之神圣爱，对“无极者”之回答的无尽热忱渴慕可能开启。

祛除这思想的虚伪，并其不完善底心思构架，及其顽固底肯定与

否定，有限底除外底集中；则“知识”的一更伟大底官能在后，能

启对上帝与性灵及“自性”和宇宙的真实“真理”。一整体底自我

圆成，

敬拜之本能；一绝对，一极顶，给诸识，为了它们于事物形相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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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美与善与悦乐的追求；一绝对，一极顶，给生命，为了它于工

作，于神圣权能，主制，与完善的追求；一绝对，一极顶，超出其自

有的限度者，给思想，为了其于真理与光明与神圣智慧和知识的

饥渴。这些在我们本性中的事物之收场，不是什么事物完全异

于它们自体，而将它们从之一概抛弃的，却是一点超上底什么，

其间它们同时超上了自体，得到它们自体的那些绝对与无极，它

们的无可度量的和谐。

在传统底“知识之道”后面，卓立一超越为主的精神经验，是

正了它的销除与引退的思想程序。深沉，严密，动人，于一般人

为共通底，只要人已度越了活动心思地带的某一边限，而进入了

无涯底内中空间，这便是解脱的伟大经验，知觉到内中一点什

么，在此宇宙及其一切形式，利害，目标，事实，缘会之后，且出乎

其外，为平静，无着，无关心，不可限，不动，自由，是上窥到我们

上面的什么，不可名相，不可摄持者，倘我们泯除了人格，便能进

入其中，是遍在底，永恒底，为见证的“神我”之当体存在，是一

“无极性”或一“非时间性”之感，从其对我们的一切生存之庄严

底否定下窥，而且单独是唯一“真实”事物。这种经验，乃精神化

了的心思之最高升华，凝定地望到其自体存在以外。没有未经

过这番解脱的人能够全然无有于心思及其罣碍，但是，人不必勉

强要永远留连于这经验中。纵其为伟大底，它只是“心思”于超

出它自体及其一切所能思议者之倾倒底经验。这是一至上底负

极经验，但在这以外，尚有莫大底一切光明，属于无极底“知觉



性”，一无限底“知识”，一肯定底绝对“当体”的。

精神知识的对象，是“无上者”，“神圣者”，“无极者”，“绝对

者”。这“无上者”与我们个人体有其关系，与此世界有其关系，

而双超心灵与世界。世界和个人皆不是它们像是这样，我们的

心思和识感，只要仍未为一高等超心思底超识感底知识官能所

启明，则给我们关于它们的报告皆是一伪报，一不完善底遍计，

一薄弱化了的多谬误底形相。可是世界和个人之似是者，也仍

然是它们真是者之一相，指向其自体以外在其后的真实性之一

相。真理，以修改我们的心思和识感所给我们的价值而进行，而

且起初以一高等智慧之作用，启明着，尽可能纠正着无明底识感

心思和有限底物理智慧所作的结论；这便是一切人类知识与科

学的方法。但出此以外，有一知识，有一“真理知觉性”，超越了

我们的智识，而引我们入乎真实光明，智识只算是其折光之一

缕。在那里，纯理性的抽象项目，心思的遍计，皆消失了，或皆转

变为具体底心灵视见，及巨大底精神经验之真实。这知识可转

对绝对底“永恒者”，销失其心灵与世界之见；但也可从那“永恒

者”而看那存在。时若那么作了，则我们发现心思与识感之无

明，及人生之一切似是底空无，皆不是知觉体的一无用底远征，

一累赘底大错。在这世间，凡此皆设计为一粗糙底基地，以备自

“无极者”而来的“心灵”之自我表现，为一物质基础，以备其在世

界的名色中之自我展开与自我保有。是真，它们及凡在此世间

之一切，在它们本身皆无意义，为它们更建出分别底意义，便是



生活于一幻有或“摩耶”中；但它们在“无上者”中有一无上意义，

在“绝对者”中有一绝对权能，是那，且依据那“真理”，乃规定了

它们的今之相对价值。这是结合一切的经验，乃最深整体底且

最亲切底自我知识与世界知识之基础。

关系到个人，“无上者”乃我们自己的真实底最高底自我，乃

我们在真际之为我们者，乃在我们已显示的自性上我们之所属

者。一精神知识，出动要达到我们中间的真实“自我”，必定弃除

如传统底知识的路之弃除一切误人底现相。它必得发现此身体

非我们的自我，非我们的存在之基础；这是“无极者”的可识感的

一形相。经验到“物质”为世界的唯一基础，此生理底脑经与神

经和细胞及分子，为我们中间的一切事物之唯一真理，唯物论的

这笨重无当底基础，乃是一欺骗，以半见为全，误以事物的黑暗

基础或阴影为光明本质，以动人底零圈符号为“全体”。唯物论

的理念，误以一创造为创造底“权能”，误以一表现之工具，为

“那”所表现者与能表现者。物质与我们的生理底脑经与神经及

躯体，皆是一生命力量之一个作用的基础和原地，这力量用在联

系“自我”于其工作之形式，且以其直接动力支持它们。凡物质

运动，皆一外表纪录，由之而心灵表呈其于“无极者”的某些真理

之知见，在“物质”之名色下使之发生效能。这些事物皆一文字，

一纪录，一象形文字，一系象征符号，其本身则非其所示的事物

之最深底真实意义。

“生命”也不是我们的“自我”，在脑经，神经，和身体中活动



的能力，生命力，不是；这是“无极者”的一种权能，但不是其全部

权能。经验到一生命力运用“物质”作工具，为万事万物之基本，

渊源，和真实底总和，生命论之动摇不坚定底基础，乃是一欺骗，

以半见为全，误以近海洋的一波涛为整个海洋和海水。生命论

的理念，以一点强力底但是外在底事物为真元。生命力量，是一

超越了它的知觉性之机动。那知觉性被感到，而且作为，但对我

们在智慧中无效，直到我们达到了我们如今之极顶，“心思”这较

高一项。“心思”在此似乎是“生命”之所造，但如实它是“生命”

本身的及在其后者的后在义，而不是其究竟义，是其秘密的一比

较知觉底表呈；“心思”不是“生命”之表现，而是那以“生命”本身

为其一较少光辉底表现者之表现。

可是“心思”亦复如是，我们的心思体，我们的思惟和理解部

分，不是我们的“自我”，不是“彼”，不是终亦不是始；它是从“无

极者”投射出的一道半光明。经验到心思为形色和事物的创造

者，经验到凡此形色和事物唯独存在于“心思”里，理想主义的薄

弱微妙底基础，也是一欺骗，以半见为全，一道黯淡折光，被理想

化为太阳的燃烧体质及其光华。理想主义的视见，亦未达到有

体之真元，甚至未触到它，只触到“自性”的低下一态。心思是一

知觉底存在之不定底外表晕光，这存在体不为心思性所限制，却

超过它。传统底知识道之方法，销除这一切，乃达到一纯粹知觉

存在之概念和实践，为自体觉知，自体福乐，不为心思和生命与

身体所限定者，以至于其究竟底正极底经验，乃是“自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的生存之原始底和真元底本性。这里，终于有点什

而且，在三摩地中闭住了眼

么在中极上是真实底了，可是急遽以达到它，这知识便肯定在思

惟心与“最高者”间，没有什么了，

睛，试欲冲过一切真在其间的，甚至不一看“精神”的这些伟大光

明之国土。也许这达到它的目标，但只是在“无极者”中睡去了。

或者，若使仍其清醒，则此自我泯没着的“心思”，可能入乎对“无

上者”的最高经验，而不能入乎“无上者”的无上体

“心思”只能在一心思化了的精神底微茫中觉知

“自我”，只能觉知在心思上反映出的“真、智、乐”。最高底真理，

全般自我知识，不是由这么自我蒙蔽了一跃入乎“绝对者”而得，

乃是由耐性地度出心思入乎“真理知觉性”中而得，在“真理知觉

性”中，“无极者”可能被知道，被感到，被见到，被经验到，在其无

尽底富藏之全般充实中。在此我们发现这我们将要是为的“自

我”，则不仅是一静定底稀薄空洞之“阿特曼”（自我），而且是一

伟大底动性底“精神”，是个人底，是宇宙底，又是超上底。那个

“自我”和“精神”，不能以心思的抽象概说表白；凡见者和神秘者

的一切灵感底叙述，不能罄尽其内容和光华。

关系到万有，则“无上者”乃“大梵”，即唯一“真实性”，不但

是万事万物的形色与力量与理念之精神底，物质底，和知觉底本

质，亦复是其渊源，持载者，与保有者，是宇宙底与超宇宙底“精

彼”也。按：出羯陀书。“更上于智者”，



神”。我们所能将万事万物销减到的一切最后诸项，“力量”与

“物质”，“名”与“色”，“神我”与“自性”，皆仍然非全般是此万有

之真为万有者，或在其本体或在其自性里。正如一切我们之为

我们者，是一无上“自我”之活动与形式，心思底，性灵底，情命

底，和物理底表现，而这无上“自我”，非为心思与生命与身体所

限定，同样的，此万有是一无上存在之活动与形式，与宇宙底心

灵表现和自性表现，而这无上存在，非力量与物质所限定，非理

念与名与色所限定，非此“神我”与“自性”的基本分别所限定。

我们的无上“自我”与无上“存在”之已成为此万有者，皆一精神，

一自我，一存在。个人在本性上是万有“本体”之一个表现，在精

神上是“超极性”之一道流衍。因为若使他发现了他自己，他也

发现到他自己的真自我不是这自然底人格，这造成的个性，而是

在与他人与“自性”的关系中，为一遍是体，且在其向上阶段中，

是无上底超极“精神”之一分，或一生活着的正面。

这无上“存在”非此个人或宇宙所限定。因此一种精神知

识，可超越或甚至销除“精神”的这两种权能，而达到一概念：有

某事物为究竟“超上者”，有某事物不可名言，在心思上不可知，

一纯然“绝对者”。传统底知识之道，便销除个人和宇宙。其所

寻求的“绝对者”，乃无相，不可名相，无因缘，不是这，不是那。①

可是我们能说这是“太一”，这是“无极”，这是“无可名相之福乐，

“非此也，非彼也”。



知觉性，存在”。虽于心思为不可知，可是由我们个人有体，也由

此宇宙之名色，我们能接近此无上“自我”即“大梵”之实践，由此

“自我”之实践，我们也可达到此究极“绝对者”之某种实践，我们

的真“自我”，则此“绝对者”的在我们的知觉性中之真元形式。①

这些皆是人类心思迫不得已而用的机巧，倘若要将一超上底不

受形况的“绝对者”，对自体全然形成任何概念。否定之一法于

它是必不得不用的，以便除去其自有的一切界义和有限经验；它

不得不由一溟濛底“不决定者”而入乎“无极者”。因为它生活于

构架与遍计的一封闭了的牢狱中，这些构架与遍计，于它的作用

为必需，但皆非自体存在底真理，不是“物质”的或“生命”的或

心思”的或“精神”的真理。但是，倘若我们一旦能渡出“心思”

的前线微明以外，入乎超心思底“知识”之浩大界，则这些机巧不

复是必要了。“超心思”，于无上“无极者”有迥乎不同底一正极

底，直接底，生动底经验。“绝对者”出乎个人性以外，亦出乎非

个人性以外，它却又双是“非个人者”与无上“个人”和一切个人。

“绝对者”超出了一性与多性之分异，它却又是“太一”与一切宇

宙中之无数量底“多”。它超出了一切性质上的限制，可是它不

为一无性质之空所限制，而亦是一切无穷极底性质。它是个人

心灵和一切心灵，又多于此一切；它是无相之“大梵”与此万有。

它是宇宙底亦是超宇宙底精神，无上之“主”，无上“自我”，无上

，即“自相”或“自色，，。



“神我”与无上“威力”，“永远未生者”却无尽出生，“无极者”而为

无量有极，多数底“太一”，复杂底“简单者”，多方底“单独者”，无

可言说之“玄默”之“言”，非个人底遍在底“个人”，“神秘”，在最

高知觉性中对其自体的精神为半透明，但于一较低底知觉性，则

隐蔽于其自体的超越底光明中而永远不能透入。这些事，对于

量度分底心思皆不可调和的对待，但对于超心思底“真理知觉

性”之恒常视见与经验，它们皆如此简单如此必然是彼此的内在

性质，以致想像它们为相违者也是一不可思议的暴行了。度量

着与分别着的“智识”所建造的墙壁，皆消失了，“真理”在其简单

与美中出现，销减一切而化为其和谐与一体与光明诸项。度分

与分别犹存，但只作为符号备用，不是给自我遗忘底“精神”的一

分别监狱。

超上底“绝对者”及其在个人与万有中之后果之知觉，便是

终极底永恒知识。我们的心思可在各个不同底路线上处理它，

可在它上面建立各派相冲突的哲学，可限制，修改，着重，轻略知

识的某些方面，由之而演绎出真理，或谬误；但我们的智识底分

异与不完善底叙述，对此究竟底事实不关重轻，即倘若我们将思

想与经验推到其尽头，这便是它们所终止的知识。一精神知识

的瑜伽之对象，不能是旁底什么，除非是这永恒底“真实性”，这

“自我”，这“大梵”，这“超上者”，居临万有且在万有中的，在个人

中显了亦又隐藏的，在宇宙中显了亦又蒙蔽着的。

知识道之极诣，不必须继以我们的世间生存之消灭。因为



留待“巨灵”们所作的事。

我们使自己与之同化的“无上者”，我们所没入的“绝对者”和“超

上者”，常有我们所寻求的完全底究极底知觉性，而他仍以之支

持他在世间的活动。我们也不必勉强要信我们的世间生存便终

止了，由于既达到了知识，其目的或圆成已经达到了，因此在世

间以后我们便没有什么事。因为我们起初所得到的，并其解放

与不可量的玄默和寂静，只是个人在他的知觉体之真元中的永

恒底自我证会；在那基础上仍将留有工作，非寂默所消灭，与解

脱和自由为一，有无极地进展着的“大梵”之自我圆成，有其在个

人中的动性神圣显示，且以他的当体，例证，与行为，在他人中与

在整个世界中之动性底神圣显示，

我们的动性底自我圆成不能作就，只若我们仍长此留居于自私

底知觉性里，在心思的烛光所照的黑暗中，在束缚里。我们如今

的这有限知觉性，只能是一准备场所，它不能成就任何事；因为

凡其一切所显示者，皆被一私我所驾的无明与错误损伤而又损

伤。“大梵”在显示中的真实底神圣底自我圆成，只在“大梵知觉

性”的基础上有其可能，而且因此是由于已得解脱的心灵

）之接受生命。

这便是大全知识，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何处且在无论何种情

况下，对于有眼光而见者，一切皆“一”，对于一神圣底经验，一切

便是“神圣者”之一整体。只是心思为了它自体的思想和企慕之

暂时方便，乃要划出一条严格区分的人为界线，永恒底一性之一

方面与另一方面间持续不相称之虚撰。已得解脱的知者，生活



而且行为于此世间，不下于被束缚的心灵与无明底心思，而是更

甚，作一切事业，却为之以真知识与一更大底明觉底权能。然而

他如是作为，却不曾被没收去无上底一体性，也不从最上知觉性

和最高知识堕落。因为“无上者”，无论其于今对我们怎样隐藏

了，终是在此世间，不下于他可能在最极底不可名状的自我灭没

间，在极无容忍底无余“涅槃”里。


